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高海峰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语出南朝刘义庆《世
说新语·品藻》， 意为自己考量了很久， 也纠结了很
久，最后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宁愿做最初的自己，
表达了一种坚持自我、相信自我的坚定态度。

非常欣赏“周旋”二字的绝妙。 据说，人的眼睛原
本有内省和外观两种功能， 可惜后人只顾忙着看外
面的一切，而忽视了内观、自省，久而久之，眼睛的内
省功能也就慢慢弱化直至消失。 一般说来，人听到对
于自己的真实评价很少很少，所以别看我们对外界、
对他人了解甚多，甚至如数家珍，但对自己却知之甚
少，即使知道一些，也非常片面。

比起平时观察、琢磨、议论、评价别人，一般人用
于反思、内省的时间大多很少。 是不是搞颠倒了？ 他
人与自己能有多少关系，为此费心劳神，除了没任何
好处，还极易招惹是非、制造矛盾，甚至让自己变作
谁见谁烦的长舌妇，多不值得！

人需要不需要了解自己的爱好、优势、潜力、毛
病、短板与软肋呢？ 太需要、太迫切了！

比起看清他人，认清自己尤其不容易，所以才需
要“周旋久”，才需要翻来覆去，一次次揣摩、思考，力
求最大限度厘清自己需要什么、 讨厌什么、 适合什
么、惧怕什么，才需要经常给自己做做透视、做做小
手术。

人都需要自我定位， 都需要选择路径、 确定目
标，自然都需要以清醒地认识自己作为前提。

世人很多，可惜能选对路，或者说对自己定位很
准确的并不多，确切说是很少，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
的失误、后悔、伤心欲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始终幻
想着重来一遍。

其实，人一生大多在为如何活明白而努力，又大
多在为没有活明白而苦恼或原地转圈。 少年时懵懂
好奇，青年时任性盲从，中年时好多事举棋不定，显
然都在为没有活明白而缴纳学费。 为什么好多人活
得越来越没个性、越不像自己，甚至连自己都不认识
了？ 到底是一直没有活明白，还是因为活得太明白而
丢了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句话也侧面回答了哲学上
那几个终极问题：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
去？ 前半生，与自己反复周旋，认识自己、否定自己，
最终接纳自己、坚定自己；后半生，努力做真实的自
己，坚定不移地走向自我，做个真我。 虽很不容易，但
很值得努力。

毫无疑问，世上的东西要学但不能都学，外界的
事情要管但必须有限度。 不然就会如一则押解和尚
的公案所说：公差一觉醒来，公文在，和尚在，却唯独
找不见自己。 不要觉得这很可笑，环顾左右，整天东
一头西一脑，忙来忙去却不知为啥忙、为谁忙的多了
去了，哪里还能看到自己！

生活中，不要觉得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其
实自己肯定也有很多地方让人看不惯， 甚或非常厌
恶，自己何曾真正虚心接受、努力改正过？ 要知道，世
上最难办的事莫过于让别人按自己的模式生活。 以
己推人，何苦再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比起改变人，学别人同样很难。 一棵树上尚难有
两枚相同的树叶，更何况基础、性格、成长经历相差
甚远的两个人？ 显然，努力不努力都成不了别人，刻
意模仿只会闹出东施效颦的笑谈。 唯有“宁作我”，才
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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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新棉被
■张颖

入冬后，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当北风呼啸、雪花
飘落时， 夜里盖一条厚被子还感觉冷。 每到这个季
节，我就会想起上高中住校时盖的那条棉被，那个时
候，虽是隆冬，可钻到被窝里，却感到很温暖。

我上高中时，宿舍就在教室后面，每三间房子住
一个班的学生。 屋里有两排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一层
木板，每人分一个床位，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学生盖的被子都是自家手工缝制的， 一般都是
盖了多年的旧被子。 我只有一条被子，下面铺一块被
单，感觉冷了就把棉袄盖在身上。

学生学习都很刻苦，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了，下晚
自习时已是夜里十点钟。 那个时候大家学习有动力，
更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大学。 所以晚上十点以
后，一部分学生为了提高成绩，还会在教室里点上煤
油灯继续自学。 为了保证学生的睡眠，学校规定晚上
十点熄灯，必须上床睡觉。

大家由于长时间洗不上澡，身上都会生虱子。 我
家条件不好，盖的被子破旧，而虱子总喜欢在破被子
上寄生。

这天晚上，伴随着下课的铃声，我和同学们踏着
皎洁的月光匆忙回到宿舍， 我们得抓紧时间铺床睡
觉，几分钟后整个学校都会熄灯。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
去睡不着，上课时一道没做完的数学题，到现在还不
知道怎样解析。 此时一个个方程式在我眼前不断变
换，晃来晃去，就像一个个问号挂在我的耳朵上。 身
上也奇痒无比， 虱子又开始叮咬我了。 我悄悄地起
来，点燃煤油灯，把被子翻开，聚精会神地抓虱子。 虱
子也不是好找的，我一动被子，它们就会钻到被子的
缝隙里。 这时，有人喊：校长来了！ 我听到了一阵急促
的脚步声，是校长在巡夜。 我吓得赶快吹灭了灯。 谁

知校长早透过窗户看到了我，他说：“继续抓吧，别不
好意思！ ”

学校每个星期天下午不上课，学生可利用这段时
间回家拿吃的、穿的及其他生活用品。 我一到家，看
到有剩饭就狼吞虎咽吃起来， 很快就把剩饭一扫而
光。我临走时，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一罐头瓶酱豆，放在
篮子里让我带着。 临出门，天阴了，东北风刮得树枝
唰唰地响，雪花在空中跳起了舞蹈，茅草屋上面的麦
秸秆被吹得七零八落。 我家离学校十五里，平时要走
一个小时，现在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到校。

母亲劝我第二天早上再回学校，我说：“那怎么行
呢，明天早上迟到了怎么办？ 何况今天晚上还要上晚
自习！ ”她送了我一程，再三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 母
亲是小脚，走路很费力，看着她渐渐消失在风雪中的
背影，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我冒着刺骨的寒风，迎
着漫天的雪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校赶，在过一条
小河沟时还滑倒了，馍滚了一地，酱豆瓶也摔烂了，酱
豆淌得到处都是。

到学校时，明亮的教室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我
知道快下课了，因为最后十分钟学生可以大声朗读。
我匆忙到宿舍，把馍篮子吊起来，防止老鼠偷吃。 这
时，我看到一条崭新的被子铺在我的床位上，被面是
蓝色的，图案是缭绕的祥云，还有几只飞向天空的小
鸟。 是不是有人占了我的铺位？ 我心里想。 这时班长
进来了，他说这是校长下午送给我的。他扮了个鬼脸，
说：“盖上它，虱子就不会再往你那边爬了……”

我明白了，校长知道我家庭生活困难，只有一条
被子，还破旧，就从家里拿了一条新被子送给我。

很多年过去了，我每次想到那条新棉被，都会感
到周身温暖。

闲闲话话人人生生

往往事事如如昨昨
蒹葭
■张冬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小伙子心爱的姑娘在水的那
一方。 在霜花染白了芦苇的时候，小伙子决定迎着河水
流淌的方向去寻找她，可是，前方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
顺着河水流动的方向去寻找，心爱的姑娘仿佛就在那水
的中央。

思念如风中的芦苇， 在小伙子心头摇曳， 可见、可
爱、可追、可恋，却看不清姑娘的脸庞。诗歌一唱三叹，从
先秦到春秋，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明天乃至将来，始终诉
说着求而不得、柔肠百转的情思。 每当秋风拂过河边的
芦苇，人们都会忍不住心生淡淡的忧伤。

大闸南头有一小渚，春天小草返青的时候，小渚上
新发了许多野草，是蒹？ 是葭？ 它们没有显赫的出身，更
没有娇柔的性情，不需要无微不至的关照，不需要恰到
好处的滋润、精确到克的肥料，也没有喜阴喜阳的嗜好。
它们蓬勃的身体在风中生长， 长成高高低低的绿浪，在
土地上起伏。 它们有着长长的叶子，如同国画中最简洁
的线条，梳理着风，时而向东，时而向西。

沙颍河湿地公园的北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塘，被
别具一格的桥或往来穿梭的路切割形成一个个小的湖

泊。 睡莲陆续开出白色、紫红的花朵，能从夏天开到秋
天，霜降后，花期即将结束，花朵有点打不起精神，隐藏
在尚未白头的芦苇之后寂寞地开放，再寂寞地枯萎。

彩虹桥下泊着一叶扁舟，似是等待着什么。 芦苇花
还没有品咂过霜的滋味，呈黄绿色。芦苇丛中，一片喳喳
声，忽然飞跃起一大片鸟儿，扑棱棱飞到天空，旋转几圈
不见了。 成群的野鸭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又落到水中，滑
行不远，就静静地漂浮在水上，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站到水边，你会发现，看似静静的一潭水里面也藏
有生机。你看，水面上野鸭在游来游去，苇莺在芦苇丛中
喳喳叫着，不时有鱼儿轻轻一跃，荡起一圈圈涟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桥那边散步的姑娘，在等待着谁呢？

在荷花苑，
看到了涌动的金黄

■田军

七月，到淮阳荷花苑
看荷花

阵阵微雨飘落

雨中的荷，更神秘

闲庭信步，远望点点绿荷
在微雨里翩翩起舞

近视荷花点点，娇柔含羞
南来的，北往的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不问贫穷和富有

眼底尽收碧绿与苍翠

荷香在心底无限蔓延

总感觉脚下的路是那么

瘦小与无奈

头顶的天空还是那么辽阔

荷叶上晶莹的碎雨闪闪亮亮

不经意间，几只蜻蜓飞过
用心丈量着微波荡漾的龙湖

微雨还在小心地四处奔跑

唯恐敲碎看荷人的盎然兴趣

湖面上，时而鸟鸣
时而风声阵阵

点点絮语从耳边掠过

一切皆沐浴在荷香里

此时，我忽然看见
绚丽的荷花苑里

涌动着浪漫的金黄

心心灵灵感感悟悟

一一方方水水土土


